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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撰 说 明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

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

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 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

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

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

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

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

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

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

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

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

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 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

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 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经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

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淡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

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

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

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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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

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

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

料的内容。

四、 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

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

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

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 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

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

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

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 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

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

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

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

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

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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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话说在前头

老汉我今年七十七，出生于1938年，但不是“三八式”老革命。我真

正从事学术还是从大学毕业以后的1960年开始的，迄今有半个多世纪。要

把这半个多世纪的事情说清楚，早些年还马马虎虎，现在记忆力每况愈下。

就是早些年，由于我厉行“没有忘记就没有记忆”，有意把一些事情变成瞬

时记忆，当作过眼烟云，过后不再思量，当时就抛到九霄云外。可是当时认

为应该忘记的，未必就应该忘记，今天看也许应该记住，悔之晚矣！

那就来个“亡羊补牢”吧！

在这次口述中，我力求言之有据。如果“据”有不实、不丰之处，欢迎

读者诸君指出。

在这次口述中，我力求言之有理。如果“理”有不确、不足之处，欢迎

读者诸君指谬。

在这次口述中，我力求言之有情。我说过： 我的直接领导（不含间接，

间接太多），即顶头上司和同事都有恩于我，有教于我。如果我在口述中有

无情之处，欢迎指出来，我立即纠正。

在这次口述中，我力求言之有趣。不管怎么说，活到这把年纪经历的

事情不会少。可是在口述时总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有所选择。差不多

同样两件事，如果只能取其一，我是力求选择有趣的。目的是让读者看了

不乏味，少打几分钟瞌睡。如果读者朋友看了仍觉趣味性不够，也欢迎指

点，但是就不请诸位补充具体材料了，因为多数读者不了解我这无名小卒。

当然，少数同我有过接触的朋友，如果你们想起那些有趣的故事，仍盼不吝

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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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点，我想跟徐有威教授（本书撰稿人）商量一下，这本口述史是

不是紧扣着“匍匐前进”四个字来说来写为好。我欣赏这四个字的理由

是： 第一，取其接地气的意思。我从小生活在豫皖苏边区，见到过南瓜秧、

西瓜秧匍匐在地，枝繁而不遮天，叶茂而不蔽日，葱郁而不争艳，实实在在

地贴在地上开花，贴在地上结果。建国前，作为我们冬春两季主食的地瓜，

上海人叫“山芋”，匍匐在地，一般不开花，扎根在泥土里。它的根就是香

甜的果实。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写道：“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

府。”做学问一定要接地气，近水边，不能搞空中楼阁，不能脱离实际。第

二，取其脚手并用的意思。宋代理学家朱熹说：“匍匐，手足并行也。”1958

年暑期，我参加军事夏令营，受过“匍匐前进”的训练。做学问也必须使

出浑身解数，调查、借书、求教该用脚跑的就用脚跑，脚上磨出泡来也得坚

持不懈地跑；记笔记、写文章，手累得酸痛也得继续写，要像歌唱家“曲不

离口”那样，笔不离手。完整地说，我春夏秋冬，周而复始的是“十部曲”：

“读书—求教—调查—放眼—思考—看透—勤写—传

播—呼吁—担当—从零开始”。我手中这笔，有大处落墨时，也有

小处着手时，大量的是小处着手。有大江东去，也有小桥流水，大多是小桥

流水。大小结合，类似脚手并用也。第三，多少有点消极了，那就是取其前

进的速度很慢的意思。我这个人进步慢得如匍匐。人生道路崎岖、坎坷，

大错小错都犯过，犯过真错，也犯过假错。何谓假错？那就是有些学术观

点，你认为错，他认为不错，先认为错，后来又认为不错。当然，也有当时认

为不错，后来认为错了的，再后来又认为不错的。话又说回来，在我身上有

没有今天认为不错的，明天会认为错了呢？难说……。如果在学术上碰了

钉子，一要重视，二要藐视。如果碰上了大钉子，那也大不了像张可久所写

的元曲《卖花声》里的一句话：“读书人一声长叹。”

末了，我对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给我提供如此宝贵的口述机会表示感

谢！让我一吐为快。口述出来比带到棺材里去要好。我还要对徐有威教

授不畏严寒酷暑，风尘仆仆地录音，然后加工整理，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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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动荡的童年生活

生于“兵家必争之地”

现在世界上有不少“无家可归”者。我不是“无家可归”者，可我在

幼年和童年时，是“有家难归”者。我出生在国民党放弃徐州，家乡沦陷

之后，出生于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家乡成为黄泛区那一年。陇海路、

津浦路都穿越我的家乡江苏萧县（萧县旧属江苏，1955年后归安徽）。因

此，我的家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在我记事后，我就知道我的家乡为国共两党的

“拉锯区”。什么是“拉锯区”？那就是忽而为共产党领导，忽而受国民党

反动派统治。有时候，甚至是昨天为共产党领导，今天就被国民党反动派

统治，白天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黑夜为共产党领导。抗战胜利后，国民党

反动派表面上搞重庆谈判，可在我的家乡国民党突然、悍然发动了尚口战

役。因为共产党事前没有准备，吃了大亏。我父亲连给家里打招呼的时间

都没有，便随部队西撤了。

我家所在的薛庄属一区，离县城近，乡、区、县称我们“匪属”，三天两

头封门，抄家，训话，派差事，管得紧。我们便向西南逃。当时我们那里名

义上属豫皖苏区党委领导，具体地说，属豫皖苏下属的萧宿永专署（代号是

三专署还是八专署我说不清楚）领导。萧县当时属江苏，宿县属安徽，永

城县属河南省。萧宿永专署跨三个大省，位于三个省的结合部。在我的记

忆中，仅仅是这三个县，也就是三个省，我们起码住过十几个村庄。有次还

住过山东的单县。所好的是，在豫皖苏一带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正

规部队撤走了，地下党还在。地下党会照顾我们。群众能看得出谁是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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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也不会向国民党举报，而且是仍然听地下党的安排，支持地下党的工作。

“得道多助”，就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写照。那时遍地是好人，不管走到

哪里，都有贵人相助，都有高人指点。就是大地主，他们也会因为立足在

“拉锯区”，不得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也不太欺负共产党的家属。

群众是“母亲”

前些年人们说的“老九不能走”是指“九儒十丐”的“儒”，即知识分

子不能走。在我们家乡沦陷后，老百姓所讲的“老九不能走”是指的新四

军四师下属的由张爱萍任旅长、韦国清任政委的九旅“不能走”。九旅在，

百姓有依靠，能睡个安稳觉；九旅一走，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抗日时期九

旅在我们家乡深受百姓拥戴，抗战胜利后，拥戴过九旅的百姓把他们那份

对九旅的“感情”转化为对抗属的关爱。九旅没有了，九旅在百姓中扎下

的根还在。除了九旅，还有新四军四师下属的萧县独立旅，在我们家乡播

下的革命良种继续在发芽。我大舅纵翰民是独立旅旅长，他和他的部下对

我们的教育那就更多了。

我至今还记得，在我们逃难中遇到好人的几个故事。

在一个山坡下有个集镇，南头有个交叉路口，一位老大娘天天在那里

摆个花生摊，卖花生。我每次见到她，她总要把我从母亲身边拉开，抱抱

我，说是喜欢我，抓把花生给我吃。我母亲也只认为她是好心人，不知道别

的。1948年底我们家乡一解放，她就当上了区妇女主任。后来知道她是地

下党的交通员，来来往往的人都要在她眼皮底下，从她花生摊旁边经过。

还有一次，我们逃到一个大村庄，住在地主大院隔壁，受到地主家僱用

的长工田叔叔的关照。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地主竟然支持他关照我们一家。

只是到我们离开的时候，田叔叔才说了一句，他见过我父亲，没说是朋友。

哪知，没过多少日子，豫皖苏区党委派人牵了匹高头大马把他接走了，说是

到哪里当县委书记去了。长工成了大领导，众所周知不识字的人居然早年

读过很多书。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后来去了哪里，我们不知道。很久以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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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得那长工田叔叔就是上海解放后嵩山区、邑庙区的田启松区长。再过了

好久，我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田启松叔叔，他才跟我

讲起他那传奇的过去。

还有一次逃难更加离奇。国民党反动派要对我们下毒手，限期要我母

亲把我父亲找回来投降，不找回来就杀掉我们当儿女的。敌人还设了封锁

线，要逃也逃不出，只有在家等死。就在走投无路时，曾任国民党的一大代

表、江苏省法院院长的刘汉川（字云昭）要娶侄媳，刘汉川的儿媳即大画家

李可染的妻妹出了个点子： 堂弟结婚一定要找一个押轿的，按当地习俗就

是派个男孩把新娘子接回来。算命先生和巫婆算来算去都说我的生辰八

字最合适，慑于刘汉川的名望，没人阻挡我去押轿。到了新娘家的第一晚，

突然来了好几位奶妈即保姆，扑通一声全都跪在了我面前，说：“请少爷赏

我们几个钱吧！”天哪！我身无分文还不说，连身上的漂亮衣服都是借来

的，拿什么赏钱呢？正在我发愣时，一位中年男子把好几块银元撒在了地

上。我这才松了口气。又是这中年男子当夜把我转移到我直到今天也说

不清楚的一个什么地方，总之是没有回家，逃过了一劫。后来知道，刘汉川

是上海地下民革的领导成员。上海解放前夕起义的国民党刘昌义将军，就

是刘汉川策动的，早在1948年刘汉川就介绍刘昌义加入了地下民革。

再一次是国民党的大部队来了，一位熟悉的好人带我去一个贫穷的小

村庄，估计国民党的部队不会住那里。哪知我们到了那里，国民党的部队

也到了。那位好人已无法同老百姓详细说了，只好背着国民党部队在胸前

向一位老大娘做了个手势，大拇指和食指朝下拉开，那位大娘看了他的手

势，知道那是“八路军”的“八”字，便连忙喊了声“儿子过来”，一把把我

拉了过去。我按老规矩，立即称他“娘”。就这样，我就在这个“娘”家里

吃住了好几天。像这样的“一日之娘”、一周之娘，我在苏鲁豫皖一带大约

有几十位。

就是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母亲从感性认识上帮助我确立了一个朴素的

人生观，并进而帮我确立了后来的写作观。这些年，我宁可不讨某些人的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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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也要为弱势群体呐喊。我认为，如果不承认有弱势群体存在，就很难有为

弱势群体服务的迫切性和积极性。我一再地呼吁恢复农会。我之所以被人

称为“贫困社会学家”，应当说跟我童年时代受过贫苦农民保护的这段经历

有关。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唱着“挖掉穷根”的歌儿度过童年的。

寻找“母亲”

2004年春，新华社上海分社组织了一个赴江苏的科学发展观报告团。

我年岁大，新华社首先叫我在江苏各个城市中挑选。我选择了宿迁市。不

仅新华社对我选宿迁觉得奇怪，而且连宿迁市的领导也觉得意想不到。他

们提出后，我便在报告中加进了一段我选择宿迁的动机： 是来寻找“母亲”

的，是来寻找恩人的。

大概是我出生不久，在我大舅任过中共宿迁中心县委书记的地方，有

次急行军，我成了累赘。为顾全大局，父亲母亲含泪把我扔在了宿迁的一

个十字路口。一个月后，共产党又打回来了。母亲自然会想到、并与别人

谈起她扔掉的这个儿子是否还活着。喜出望外，话没落音，一个老大娘把

我交到了母亲手中。中国人一贯主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宿迁“母亲”

于我的恩情远不是滴水，而是乳汁，是她把应当给自己儿子吃的乳汁，让我

来吸吮。这份大恩厚恩我怎能不报呢？我决心到宿迁找到这位好心的母

亲。我在几百人的大会上讲了以后，我几乎天天盼着有“母亲”的消息传

来。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没等来喜讯。

宿迁的农民、苏鲁豫皖的农民是中国农民的一部分。我没能报答宿迁

农民、苏鲁豫皖农民的养育之恩，也更加激励我要把报效工农、报效中华民

族的赤诚之心，化为我今天学术研究的目的和动力。一直生活在实践中的

群众，既是理论的源泉，也是鉴定理论成果的高评委。在这一点上，我矢志

不移，坚持不懈，直到2014年5月25日，我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基层是智力

库，群众是思想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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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习室的几个意外收获

毕业论文意想不到地发表在《学术月刊》上

我是1960年从上海社科院经济系本科毕业的。一提“1960”大家就

会知道，在那年代我们是“一切听从祖国召唤”。1960年3月下旬，我在毕

业志愿表上写了首打油诗，表达了自己“哪里需要那里去”的心愿。不料，

3月30日上午我正在教室里上课，年级党小组长把我从教室里叫出去，指

引我登上了学校的解放牌的大客车。车上大约有三十多人，有老师，有同

学。去哪里？我不问，看得出是好事就是了。不一会，车子开进了延安西

路33号市委大院后门，走进了市委宣传部的会议室。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

社科院院长杨永直进来，宣布社科院成立两个室，一个是学术情报室，再一

个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室。随后就宣布了名单，学习室好像是十九人。我被

分配在毛主席著作学习室。

毛主席著作学习室的主任由社科院副院长庞季云兼任。他是1958年

从中宣部下放到中科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的。他本是胡乔木的秘书、中宣部

理论处副处长（于光远任处长）。大家对他都很敬重。

有一天，庞季云同志找我谈话，问我毕业论文写的什么。我说： 是写

的人民内部矛盾。庞季云要我送他看看。我就誊写了一份送他。6月初，

我们到南汇航头参加夏收夏种。休息时，忽然有人把1960年6月10日的

《解放日报》塞到我手里，说：“大作发表，旗开得胜。”我看了《解放日报》

上的《学术月刊》第6期目录，简直是无地自容，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

从航头回到室里，《学术月刊》还没有发行，几个人说起这件事。庞院长

说是他推荐的，因为6月正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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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年，需要这样的文章。他又说：“我在你的文章上就加了一句，还不

知道编辑会不会把这句话删掉？”我深为庞院长提携后人的精神所感动。

没有他的推荐，我那文章是不可能发表的。再就是，他能在我文章上加进

文字，是我莫大的荣幸。他却留有余地，谦虚地说：“编辑会不会把我加的

那句话删掉？”他这句话对我一辈子起作用。几十年来，每当我对我的学

生讲文章时，都会忆起庞院长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我不敢把我对学生的

批评绝对化。

事过境迁，今天看来我那文章充满了“左”的字眼，当时看是旗开得

胜，后来看是马失前蹄。这就是我治学的起点。

毛选四卷怎么少了一篇？

学习室的主要任务是迎接毛选四卷出版。可是，毛选四卷有哪些篇

章，谁也不知道具体的，连有条件通天的庞院长也毫无所知，只晓得一个时

间段： 解放战争时期。于是，庞院长就叫冉兆晴、强远淦带领我自编《解放

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好在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是红大、抗大教员，

多次听过毛主席讲课。尽管解放战争时期他到了山东，但也知道很多中央

的情况。院长杨永直是《解放日报》和晋察冀《人民日报》编辑，也知道哪

些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庞院长也在中央研究室工作过，毛泽东、朱德都对

他有书面批示。他们都会不断地提示、提醒我们。为了编得好一些，还从

市委党校（当时好像称“中级党校”）请了两位党史教师坐镇指点。庞院

长安排我翻阅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晋察冀的《人民日报》，

指示我把署名“毛泽东”的要收入，没署名“毛泽东”的、认为有价值的也

要收入，并且写出文章背景。到了6月（也有可能是5月），聂荣臻元帅来上

海同柯庆施讨论研制导弹问题，并且带来了一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

目录。拿来一对比，方知我们漏编好多。接下去，我们就按聂荣臻的目录

继续搜集。9月中下旬，学习室先拿到一本绝密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

样书。十几个人轮流看，上海有家的同事白天看，我们住集体宿舍的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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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夜里看。10月1日起，全国开始发行。庞季云分配我一项任务： 对照原

文改在新书上，看看有哪些修改。因为在对照时会出错，改得较乱，我便把

勾勾划划比较乱的一本留给自己，誊清无错的呈送庞季云。我这一本一直

到今天还保存着，有时翻翻，对于为什么这样修改都会悟出点新想法。

在对照中，我发现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比聂荣臻的目录

少了一篇《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为什么单单抽掉了这一篇？这个问

号，我默默地藏在心底，莫非不是毛泽东写的？直到1964年我跟随华东局

第二书记曾希圣搞“四清”，不知怎么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这

还不容易理解吗？李宗仁在同我们拉关系呗！”我恍然大悟。几个月后，

李宗仁到了北京。想不到这天大的秘密让我提前晓得了。

张锡媛是谁？

学习室成立时设在瑞金花园，就是现在的瑞金宾馆靠复兴路那一边。

瑞金宾馆是过去日本的三井花园，樱花特别多。日本投降后是国民党的励

志社。解放后一分为二，中间用竹篱笆隔着。靠永嘉路的那一边，是招待

所，听说苏加诺、陈云、江青都在那边住过。靠复兴路这一边，有三幢小洋

房，曾是陈毅、饶潄石、谭震林三家在解放初的住处。上海刚解放时，邓小

平也在这里住过很短时间，后来他就从这里下西南了。我们学习室住在陈

毅住过的、接近瑞金路的那座小洋房里。

在三幢洋房中间，有两处简易平房，一为食堂，二为乒乓球室。在乒乓

球室里，有两口很小的棺材： 一口写的是苏兆征，还有一口写的是张锡媛。

苏兆征人人皆知。张锡媛是谁？没人知道，上海的党史专家不知道，从南

京政治学院来学习室交流的专家也不知道。有一天，在议论张锡媛时，我

调皮地说：“张锡媛是苏兆征的妻子。”庞院长听了，马上批评道：“不知道不

要瞎说。”我暗自思忖： 庞院长批评我瞎说，说不定他是知道的。有一天，

庞院长叫我到旧书店仓库里买列宁布尔什维克的大管家波格丹诺夫的书。

我花很大工夫买到了，不仅买到了波格丹诺夫的书，而且还买到了一本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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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作者姓名的《辩证唯物论》一书。庞院长看了很高兴，同我拉起家常来。

我乘兴问了一句：“张锡媛是谁？”他顿了顿，说：“是邓小平的第一个

妻子。”

两年后，我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工作。不久，跟随华东局

机要局副局长葛非一道下乡。他曾在陈毅、饶潄石身边做机要工作，也在

瑞金花园住过。闲聊后知道，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见过张锡媛的棺材。“文

革”开始不久，马路上刷出大标语：“强烈要求打开苏兆征棺材，有人在棺材

里私藏武器”。我连忙把这条大标语告诉已“靠边”的葛非。他说：“你赶

快去看看，还有张锡媛的……”我到了瑞金花园，老传达告诉我：“已平安转

移了，你放心！”我回来就向葛非汇报。

“文革”后，葛非成了市委接待办的负责人。我们都住在吴兴路一幢

楼里，他家住三楼，我家住二楼。他做什么工作，我不问，但能猜出三分。

他什么时候不回家，我们就知道有要人来了；他能回家了，我们就知道要人

走了。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问我张锡媛的棺材的事。我说：“只知道安

全转移了。不问转到哪里去？”他放下电话，立即通过市委办公厅正式渠

道，当天下午就知道早已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了。

葛非知道了下落后，并没有马上告诉我。我仍继续向“文革”后负

责清查市民政局并留在民政局当局长的丛局长打听。丛局长说：“‘文革’

初，有人闹的时候，民政局明明知道邓小平被打倒了，但是张锡媛是烈士，

他们出于正义感，出于对邓小平的尊敬，就悄悄地把张锡媛的棺材拉到龙

华了。”

过了一段时间，葛非才跟我讲了寻找张锡媛的来龙去脉。

有一天，葛非陪邓小平散步，邓小平忽然问他：“我解放后在上海，花很

大功夫找到了张锡媛的棺材，现在也不知在哪里了？”几个小时后，葛非告

诉邓小平： 上海市委帮他找到了，安葬在龙华。邓小平便马上吩咐邓榕和

秘书第二天各持一支玫瑰花，去了龙华，献给张锡媛。葛非还特别强调了

一下，有人讲是一束花，不是的。邓是按国外的习俗，每人一支。邓榕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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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回来后，向邓小平说：“很漂亮！”邓小平开心地说：“人比照片上还要漂

亮……”逗得大家都笑了。找到张锡媛墓以后，邓小平一直很兴奋，直到离

开上海时，还念念不忘上海帮他找到张锡媛的事。

我知道上述过程后，也专门找到上世纪30年代初中央机关的大秘书

张纪安，他是张锡媛的上级。为了掩护身份，他与邓小平在上海现在的浙

江路合伙开过一个杂货店。我请他谈谈他对张锡媛的印象，以及患病和安

葬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在学习室时的又一“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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